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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 高校毕业生 就业 内卷 非洲

只用了40分钟 黄达明就通过线上面试顺利拿到了 ff

“幸好还有非洲”：中国最难就业季，更多法语毕业生赴非洲工作

逾3500家中国企业扎根非洲投资兴业。他海投了超过500次简历，只有去非洲的工作机会得到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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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了40分钟，黄达明就通过线上面试顺利拿到了offer。 


面试官问了他三个问题：1、用法语自我介绍；2、你期待的薪资待遇？3、能接受外派去非洲工作吗？ 


黄达明说，第一个问题自己答的磕磕巴巴，第二个他说月薪过万就没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他的回答

是：我愿意。

今年7月从中国西南某省外语学院毕业的黄达明，自嘲是“法语专业学渣”，为躲避中国大陆日益内卷的就业

现实，打定心思去非洲。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22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与此同时，

近两年回国就业的海外留学生也不断增加，令就业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智联招聘数据显示，今年7月毕业

的1100万毕业生中，到4月中旬，只有15%的人找到了工作。

也是在4月，黄达明在求职网站上看到一家公司招聘，二话不说投了简历。对方是北京一家央企（指由中国

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机构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2018年时决定“出海非洲”，业务涉及肯

尼亚等东非国家的路桥建设，急需懂法语的年轻人驻地工作。

受防疫政策影响，这家公司决定对黄达明进行线上面试。面试当天，黄达明从宿舍衣柜里挑了一件最白的

衬衫，他问一个学金融的好友“我要不要打根领带”，后者告诉他，“差不多得了，就一个网上面试，你还真

想被直接录取吗？”

40分钟后，黄达明从学校附近一家常年无人问津的咖啡馆里出来，对方公司给他发了offer，并于当晚以邮

件形式发送了三方协议。黄达明面试完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情嘲笑那个好友：我们法语40分钟拿offer，你

们金融行吗？

“天卷地卷，法语不卷” 


黄达明决心去非洲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赚点钱，二是可以避开就业内卷现状，三是自己还没出过国，可

以开阔眼界。

但不是所有的法语系毕业生都愿意去非洲。更多的学生——包括黄达明在内，当年选择法语作为大学专业

时，脑子里堆满了对法兰西文化的无尽期待，憧憬未来能外派法国，“再次也是去比利时、摩纳哥这些国

家”，黄达明说。

但现实是，法语虽是位列人口排名第五的世界语言，也是全球除英语之外学习人数最多的第二大外语，但

就业前景远没有世人想象的美好。只要经历过法国企业的面试，就会知道，语言从来不是对方最看重的资

质，专业技能才是。那些有志于国际市场的法国企业，一般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这让学了四年基础法



语、法语听力和法国文学的法语专业毕业生尴尬不已。

一个在法语圈几乎人尽皆知的定律是：哪怕你法语学得再好，毕业后在中国大陆就业的天花板，或许就是

跨境电商的海外客服或者海外运营。“上一届很多学长，毕业后都去淘宝做海外客服了。他们跟我开玩笑，

说海外客服就是我们这届学生的上限。”黄达明说。

黄达明的法语专业课老师文利斌，谈及糟糕的就业环境对法语人的影响时说，过去三年里的前两年，他带

过的法语学生分别是62和58人，在大陆就业的人数分别是23和20人，“今年这个比例特别离谱，在国内找

到工作的只有7个人。”文利斌介绍到，7人中有3个是回老家——家里亲戚给介绍的工作，其他4个人，两

个去做客服，一个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市场策划，还有一个去了翻译机构做笔译。“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让

我介绍一些副业给他——光靠一个月不到五千块的笔译的工资，他说根本活不下去。”

专职做笔译、口译，虽然时间和机动性很强，但微薄的收入逼退了很多人。文利斌说，自己读大学时一心

想做翻译官，“说出去也真的好听，别人会觉得你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冷暖自知，我毕业时的第一份工作就

是做法语翻译，第一份工资到手只够我吃五顿自助餐，你能想象吗？我永远记得第一个月的房租都是管我

爸妈要的。”

在“最难就业季”下喘不过气的法语毕业生，其实一直活在一个择业的“二元世界”里：向内看，只会说几句

法语的人在中国大陆竞争力不足，和法国相关的公司，看重的往往是专业和技能；往外迈一步，制造业、

通讯、家电、基建类的国企或私企，由于这些年在非洲的广泛布局，急需搭建沟通桥梁的法语人才。中国

制造网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本地近90%的产品来自中国制造，主要集中在机电、机械器具、车辆运输、

服装纺织、塑料、杂项制品、化工工业等产品，这些庞杂细分领域的背后，是不同行业对法语人才的旺盛

需求。

https://www.stcn.com/kuaixun/egs/202208/t20220804_4778338.html


2022年3月10日，中国烟台市，一艘货船运载压路机到非洲。摄：Tang Ke/VCG via Getty Images

源源不断的海外业务需求，让外派非洲的工作，呈现出了和国内艰难就业截然不同的一副面孔：外派非洲

的销售、工程翻译等工作，起薪一般是大陆职位的3-4倍，在非洲还能享有按天、按外币结算的高额补贴。

据黄达明介绍，一个比他高两届的学长去了华为在非洲某国的公司，“年薪三十万，还是净赚，加上补贴能

冲到四五十万人民币。”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21届本科毕业生平均

月收入为5833元。

文利斌今年带过的51个学生，除了7个在国内工作，还有16个去了非洲。“月薪至少是一万五起步，还不包

括各种补贴和奖金。有个男生去了刚果金，光奖金每个月就有一万来块。”文利斌说。

根据他的经验，哪怕这些年受疫情和经济下滑的影响再大、大陆的就业形势再内卷，只要愿意去非洲，法

语毕业生找份工作还是“易如反掌”。他眼中的黄达明是班里的“翘课达人”，“一学期的基法（基础法语）

课，他至少一半都没上过。”大二上学期，实在看不下去的文利斌让黄达明挂科了，“补考他也是勉强才

过，实话实说，法语水平他确实是不怎么样。”

但即便水平再不济，也能因为中企在非洲的海量需求而获得岗位和机遇。用文利斌的话说，“国内就业天卷

地卷，非洲择业法语不卷。”

“你能做的，只是祈祷自己去的国家不动荡、没战乱” 


法语专业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就业需求，和中国过去二十年与非洲频繁的贸易往来直接相关。2020年中国

对非新增的直接投资42亿美元，是2003年的56倍。中国是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截至2020年底，中国

对非投资存量已经超过了434亿美元，投资遍及50多个非洲国家，超3500家中国企业扎根非洲投资兴业。

黄达明和公司的合同一签就是三年，每年回国一个月，其余时间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基建现场做翻

译。

签约之前，公司要求他提供预防黄热病的疫苗接种证明，但间接向他透露“要做好患疟疾的准备”。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21年全球疟疾病例约95%发生在非洲，导致约60.2万人死亡。这是一种由寄生虫

引起的威胁生命的疾病，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播给人类。据10年前就去非洲工作过的“法语人”弗

航克介绍，疟疾在非洲几乎防不胜防，“说不定哪天你被蚊子叮了，就染上了。”

“听说去非洲修路建桥的公司，住的宿舍都很简陋，有去过非洲的学长跟我说，厕所里竟然还有青蛙跳！”

黄达明说。

黄达明在非洲即将经历的一切，弗航克在十年前都经历过：他住过公司临时搭建的板房，在厕所听过鸡叫

和蛙鸣；他在中非首都班吉睡过地下室，得过疟疾，“打一针青蒿素就好了”；他和当地人聊天、沟通，还

给中非总统做过两次翻译；他经历过地方武装叛乱包围首都，逃离回国时，还因为被怀疑是“中方间谍”，

被非洲大兵用枪指着太阳穴带进小黑屋……

弗航克说，2012年本科毕业后之所以去中非共和国做法语翻译，主要原因是“考研失败”。“国内实在没什

么太好机会，就签了一家外派非洲的国企，想着先暂时过渡一下。”

他一共在非洲度过了100天，在最后的一个月里，地方武装叛乱包围首都班吉，弗航克生平“第一次听到枪

声”。公司当时紧急组织撤离，并包下了一架法国人驾驶的8座小飞机，先从首都班吉飞往喀麦隆港口城市

杜阿拉，随后从杜阿拉中转回国。回国后，他放弃了公司所在的国际贸易行业，“如果不辞职，就得继续去

非洲。”

对比如今，弗航克说，十年前布局非洲的中企，显然还局限在路桥、矿产和国际贸易这些领域。 




2008年7月7日，肯尼亚首都奈罗比以北的小镇，两名来自中国的施工项目经理在一个连接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的公路工程项目上监
工。摄：Antony Njuguna/Reuters/达志影像

“现在外派非洲的工作机会，比我毕业时强太多——你无需到了现场’再盖楼’，很多企业在非洲已经布局多

年，普遍拥有自己的办公大楼，信号也多数完全覆盖。”弗航克说，“我当年去非洲，做的主要是农产品的

国际贸易，在非洲当地建立起投入日常生产的厂房，然后通过航运和海运，把当地物资运输到国内进行再

销售。”

这种传统的流程化办公，迫使中国公司不得不先在当地建厂、招工、疏通在地关系，然后再派遣施工+管

理团队赴非现场办公。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外办公流程，而作为其中起到“纽带”和“润滑剂”

作用的法语翻译，“你能做的，只能是祈祷自己去的国家不动荡，没有战乱，仅此而已。”弗航克说。

中国官方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指，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利用各类资

金在非洲新增和升级通讯骨干网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了近7亿用户终端。中企在非洲布局的领域，也

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搭建，延伸至数字经济、航空航天、清洁能源、新基建等领域。

“一个很直观的例子是，我当年公司在介绍非洲板块时，话术还是海外公司、海外板块，但现在的法语毕业

生听到的，是东非业务部、西非办事处这些名称，甚至在尼日利亚、肯尼亚这些非洲大国有业务布局的公

司，会直接贴出’在尼分公司’、’肯尼亚小分队’这样的字眼。”弗航克说。

中企在非洲的布局越分越细，相应能给到的薪水和待遇也越来越成系统。“我十年前找工作时，公司给的一

般都是一口价，年薪多少钱，回国探亲多少天等等。我听说现在的公司都会给很细的待遇表，最多能接受

外派几年、最期待的薪酬待遇区间、最不愿接受的外派地区等等。”弗航克说。

对应届法语毕业生来说，非洲正在变得更有诱惑力。虽然近些年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2014年北京外国

语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该校近十来年赴非洲工作的法语毕业生增加了一倍多，占比从2004年的约14%增

至三分之一左右。几位目前在北京高校任职的教师告诉端传媒，这个比例随着近些年中企在非洲的加速布

局，还在继续提升。

外派非洲近乎“不设限”的需求，让更多法语应届毕业生能进入高科技、互联网等领域的大企业工作，这些

企业在非洲的布局也比十年前呈几何倍数地增长。以传音手机为例，这家成立于2013年的手机品牌，于

2014年正式进入非洲市场，6年后，传音手机占非洲智能手机市场总份额的40%，被外界称为“非洲之



王”。

弗航克说，今天的法语毕业生，去非洲开的眼界更宽，见识到的市场也比自己曾经见过的更广。“过去外派

非洲，都是以驻地为圆心，方圆两公里画半径来规定可以活动的范围，但现在的法语毕业生，在非洲不和

当地人打成一片是不行的，因为这和你的业绩、工作直接挂钩，你甚至要管理一个本地工人组成的小团

队，更能锻炼年轻人。”

赴非招聘“男士优先” 


恶劣严苛的生活环境、感染风险极高的疾病、有可能暴发的动乱和政变，这些不稳定因素也让赴非发展的

法语毕业生中，绝大多数都是黄达明这样的男生。而女性毕业生，则遭遇了方方面面的性别歧视。

“你是家里独生女吗？”
“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想去非洲？”
“非洲条件差，你能像男生一样吃苦吗？”

……

以上这些问题，吴蕾说自己在面试外派非洲公司的过程中“也就听过一百多遍吧”。有次，一家国企的面试

官问她，“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个是常年外派的岗位你知道吧？”吴蕾听完唰一下站起身，“我不生，

行了吧？再见！”事后她形容那是自己求职过程中最飒的一次，“但其实也是最囧的一次。”那间会议室空荡

荡的，回响着她那句咬牙切齿的“再见”余音。



2018年12月，赞比亚首都路沙卡，一名中国籍女员工在一家电讯公司工作。摄：Waldo Swiegers/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在上海某大学读法语专业的吴蕾今年夏天本科毕业，她是课堂上和外教互动最主动、回答问题时手举最

高、会背最多法语冷僻词的学生。法语专四专八考试，全班30个学生，只有4个拿到“优秀”，她是其中之

一，也是四人中唯一的女生。

和黄达明一样，吴蕾决定去非洲，主要是出于对就业数据的恐惧。 


路透社指，2022年的失业危机，可能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猎聘网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

3月2022年4月间接受调查的公司中，1/3的公司表示计划减少招聘应届毕业生。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指，

7月，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专家预测，如果将今年最新的毕业生列入统计，失业率肯定还

会上升。

据文利斌观察，虽然标榜“男女机会均等”，但绝大多数公司在招聘赴非的应届毕业生时，对男生的态度是

“你想去，就给你offer”，但对女生，公司的态度普遍是“小心问话，谨慎招聘”。

深耕非洲市场十年的M科技公司HR张女士告诉端传媒，“男士优先”是业内关于赴非毕业生招聘一个心照不

宣的规则。“很难说清是怎么形成的，但男生确实没女生那么难搞。我见过女毕业生去了非洲以后，有因为

住得太差吵着要回国的，有因为染上疟疾立刻辞职的，有担心非洲驻地不安全，去网上发帖怒喷公司

的……男生就不会，男生事情特别少，给他钱他就上，也能忍，这点显而易见。”

但吴蕾不服，开始了漫长的简历投递过程。最初她只考虑外派非洲的国企或央企，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有让我回去等消息的，说十有八九会和我签合同，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也有的说我的法语很优秀，但公

司还在权衡到底是录用我，还是另一个也同样很优秀的男生。”

今年4月，她面试了M公司，后者正在构建一个员工人数超2000人的东非办事处，而匹配技术、研发、运

营的翻译团队，是目前公司最急需扩充的队伍。虽然张女士所说的“招聘隐形歧视”现象确实存在，但由于

公司在非业务近些年急速扩张，也接收了一些应届女毕业生，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翻译需求。吴蕾就是

其中之一。

在自己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上，吴蕾和M公司签约两年，规定每年接受外派12个月，附加条件是中途可回国

探亲一次。虽然没有透露具体工资和薪水，但用吴蕾的说法是，“这个价位，其他专业刚毕业绝对拿不

到。”



如果离开非洲就失业，去非洲的意义是什么？ 


虽然被看作是日益艰难就业市场中的一股“清流”，但法语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黄达明

在和国企签约时，就被告知回国后“可能没有合适岗位”，留在公司工作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接受持续外

派非洲工作”。这或许是每一个和企业签下合同的应届毕业生，都必须提前思考和规划的问题：如果国企的

薪资、福利，全部建构在我无条件接受外派非洲的基础之上，未来的职业路径应该如何规划？

吴蕾也有同样的烦恼。尽管M公司保证“回国后安排岗位”，但如何实现职业生涯转型，终究是摆在吴蕾面

前的一大难题。毕业时，她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去其他行业试试，比如媒体，但一个刚从纸媒离职的学姐

对她好言相劝：“现在媒体吃不饱肚子，做媒体还不如去非洲”。她也想过，自己专业能力过硬，考虑毕业

后专职做翻译。应聘M公司前的一个月，她差点去一家国家通讯社的外包供应公司，工作是编译“有利于国

内舆情”的新闻稿。“拿到合同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栏写着’若乙方工作无法达到甲方要求，甲方可无条件遣

散乙方’，立刻就放弃了。我不干了。”

吴蕾在和M公司签了合同后也在思考：赴非后做法语翻译的经验，能适用于国内市场吗？如果不把翻译当

成本职工作的话，那么还需要补强哪些专业技能？

在长期招聘外派非洲应届生的张女士看来，多数法语毕业生在面对赴非的工作机会时，心态有点像中国大

陆安排大规模核酸时的话术：应去尽去。她说，如今的应届生和六七年前相比，明显更佛系，不会那么在

意稳妥的职业规划，这和目前的就业形势有关——“你不可能一眼就望穿未来五年的职业发展轨迹。明年的

情况可能你都看不透，所以他们不会像之前的毕业生一样，对应聘职位的晋升途径、远景发展太在意。”

张女士举了一个例子：六七年前招聘时，多数学生在意的都是“我以后要一直外派非洲吗？回国以后我的岗

位怎么安排”这类问题。而现在的法语毕业生，只要工资能满足期望，大部分都愿意去非洲。一是在国内找

不到工作，二是你问那么多未来岗位发展其实无意义。她记得有个上海的学生一上来就说，“钱管够我就

去，去一年算一年，去半年算半年，以后的事谁也无法预测。”



2018年12月，赞比亚首都路沙卡，一名中国籍建筑工人与赞比亚当地工人一起工作。摄：Waldo Swiegers/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在M公司，不少新入职的员工都会先去非洲待3年，“60-70%的人会在这三年期间离职，留下来的会保留

一个国内职位，三年后采取6+6的工作模式，也就是6个月外派非洲，6个月在国内工作。”

弗航克觉得，法语毕业生去非洲，是一个“体验大于经验”的过程。“开眼界的过程，比你积累所谓的行业经

验更重要。非洲可能是你避开国内内卷就业环境的中转站，但它不会是你职业生涯的终点站，除非你想在

非洲创业、扎根。我见过的80%以上的法语人，都因为在非洲的体验或者经历，回国后决定涉足其他行

业。有时候，艰苦的环境，或许真的能激发个体本能的多样思维。”

尾声 


10月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黄达明，抵达后的头两周就染上了疟疾。他打了一周两次的青蒿素，目前“又

和正常人一样了”。

工地的工作日复一日，黄达明说自己“东倒西歪”的法语，碰上那些本来说话就“毫无逻辑”的非洲本地人

后，竟然也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我和非洲人说法语都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彼此都很好奇对方，也因此

认识了一些挺要好的非洲哥们。”

在项目工地，他和另一个翻译轮流上阵，你在工地翻译，我就回办公室看电脑，就这样交替“轮岗”。两人

在项目所在地睡一间双人房，没事就聊以后的出路。同事家境不好，大学在北京读书，“本来想找个工作留

北京”，看到一个进了商务部做同声传译的学长最后都没留下来之后，他断然决定去非洲。“我这同事说海

投过不下500次简历，非洲的工作机会即投即回，国内基本上全部石沉大海。”黄达明说。



在非洲期间，黄达明和自己那个学金融的好友保持联系。后者目前已经回到老家，去亲戚的电子厂做账。

“没办法，他简历海投了三四个月，也没收到什么回音。他特别羡慕我，说我眨眨眼就进国企还能免费出

国。”黄达明把自己得疟疾的事告诉好友，好友惊讶了一声，说，“疟疾又不是什么大病，给我工作的话，

我也愿意感染啊。”

吴蕾在中国大陆培训了数月。由于涉及科技产品的全链条服务，她需要先从专业术语学起。她所在的海外

传讯部共有4个小组，每个组里5个人，都是法语专业出身的应届毕业生，有躲避国内险峻就业环境的学

渣，也有专业八级能拿“优秀”等级的学霸。虽然大家都还在熟悉一个未知领域，但五个人在一个多月的培

训交流之后，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幸好还有非洲。如果把国内一切未知的就业环境看成是“肉搏区”，

那么就业门槛对法语专业毕业生来说并不算太高的非洲大陆，则更像一个法语应届生就业的“缓冲地带”

——它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它永远不会成为你在当下最差的那个选择。

吴蕾所在的第三小组，于11月前往喀麦隆港口城市杜阿拉。 


“春节应该是回不了家了，但明年5月应该可以休一个月的探亲假。爸妈最开始很担心，但想到国内竞争太

激烈，企业不裁员都要烧高香了，又觉得自己这非洲是去对了。”吴蕾说。去非洲之前，她在微信朋友圈发

了一张非洲大草原的图，配文是：远离是非之地。

应受访者要求，黄达明、吴蕾、文利斌为化名。


